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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旧石器考古简史及早期文化
的发现与研究

刘 拓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 100871

摘 要：伊朗作为亚洲大陆腹地沟通东西方的大国，对探究旧石器时代早期东亚和西方石器工业面貌的差

异，是重要的地理节点。然而伊朗旧石器的材料相对匮乏，外人知之甚少。为方便理解，本文首先介绍

了伊朗的自然与政区地理概况，梳理了伊朗一百多年旧石器考察、发掘和研究的时间脉络，在此基础上，

对其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发现与研究现状予以整理。伊朗旧石器的研究程度目前尚低，不宜过早做出

结论；从现有证据看，伊朗西部受一定程度的阿舍利传统影响，而东部几乎不见；最后从传播路径的角度，

推测了伊朗及周边地区在旧石器时代早期可能的文化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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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 History of Iran Paleolithic Archeology and Discovery of 
Lower Paleolithic Culture

LIU Tuo

The School of Archaeology and Muse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Iran is a big central Asia country between East and West, which acts as an important 
geographic point for researching the difference of paleolithic industry between East Asia and 
the west. But because of the political and historical reasons, the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of 
Iran’s paleolithic age are so few and few Chinese people know about it. We first survey the 
physical and political geography of Iran, then introduce the brief history of Iran’s one- hundred-
year paleolithic investigation, research and excavation, finally organize the current situations 
of discovery and research of lower paleolithic culture in Iran. We think that the degree of 
exploration in Iran is low, so we cannot rush to conclusions. From existing evidences, we can 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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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is a little Acheulian culture in west Iran, non in the east. Last we analyze the transmission 
of Acheulian culture, look forward to the prospect of Iran paleolithic archaeology.

Key words: Iran; Lower paleolithic culture; Research history; Summary; Acheulian

伊朗地处旧大陆的中心地带，了解伊朗旧石器时代人类的活动遗迹，对探索旧大陆

史前人类的迁徙和文化传播方式十分必要。对中国史前学者而言，要研究东亚远古人类及

旧石器文化的演化发展历史，探讨其与旧大陆西部的区别和联系，都避不开这一片目前对

国人来讲鲜为人知的地区。

1907 年，法国学者 Jacques de Morgan 在马赞德兰省（Mazandaran）的 Pardameh 河

阶地上发现了一些石制品，拉开了伊朗百余年旧石器研究的大幕
[1]
。自此至 1979 年伊斯

兰革命前，以法国和美国考古学家为主的国外研究者对伊朗部分地区进行了调查，发掘了

一些重要的地点，发表了不少颇具水平的论文与专著。革命后的前十余年，西方学者离开

伊朗，加上两伊战争的影响，田野调查基本停止；而后期伊朗本土研究人员逐渐发展壮大，

独立发现并发掘了一些地点。1999 年开始，伊朗本土研究机构开始和国外合作，旧石器

地点数量迅速提升。虽就本文所看到的资料统计，各时代的地点总和仍只有千余处，旧石

器时代早期更只有十几个，但可以预见到，在愈加开放的环境下，伊朗的旧石器研究将迎

来发展的黄金时代，该地区的旧石器时代面貌将更加清楚。

1 地理概况

伊朗位于亚洲西南部，国土面积 165 万 km2
，介于北纬 25° 到 40° 之间。东接阿富汗

和巴基斯坦，西邻伊拉克，西北靠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土耳其，东北与土库曼斯坦接壤；

北濒里海，南隔波斯湾和阿曼湾与阿拉伯半岛诸国相望，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占国土面积的 90% 的伊朗高原（Plateau of Iran），海拔多在 900—1500 m，可分为

几个小的地理单元。西北部为亚美尼亚高原（Armenian Highland），向东和向南，延伸出

厄尔布尔士（Alborz）和扎格罗斯（Zagros）山脉：厄尔布尔士山脉横亘伊朗北部的里海

南岸，长960 km，平均宽90 km，海拔约2400—3000 m，山势陡峭，主峰达马万德（Demavend）
峰海拔 5671 m，为伊朗乃至欧亚大陆西部最高峰；扎格罗斯山脉由一系列西北、东南走

向的褶皱山脉组成，全长 2000 多 km，宽约 200 km，几乎占满伊朗西部和南部，山势较

为平缓，其内有很多平坦的山间盆地，是目前伊朗旧石器地点最为密集的区域。高原中东

部为沙漠地区，北部为卡维尔（Kavir）荒漠，又称中央荒漠（Central Desert），南部为卢

特（Lut）荒漠，地势平坦、海拔较低、环境恶劣，腹地尚未发现任何旧石器地点。高原

东部以一系列不连贯的山脊和高地和阿富汗与巴基斯坦分界，称加恩 - 比尔詹德（Qaen-
Birjand）高地。

平原面积狭小，主要在国土西南部，称胡泽斯坦（Khuzestan）平原。此外，沿海地

区多有狭长的平原（图 1）。这些平原的山前地区，也有部分旧石器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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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方面，伊朗降雨稀少，气温年较差大，属大陆性气候；因夏季无雨，冬季少雨，

也具有地中海气候的特点。降雨量从西北向东南递减，可分三区：占国土多数面积的中东

部内陆地区和南部沿海，年均降雨量 30—250 mm，两大荒漠地区降雨量不足 20 mm；西

部山区约 400—600 mm；里海沿岸的狭长地区，在 600 mm 以上，甚至可达 2000 mm[2]
。

政区地理方面，伊朗目前分为 31 个省，因人口西密东疏，西部省份较东部密集。东

北部古称呼罗珊（Khorasan）地区，分为呼罗珊（Razavi Khorasan）、南、北呼罗珊省。

中东部荒漠地区，由北向南依次是亚兹德（Yazd）、克尔曼（Kerman）和俾路支斯坦

（Baluchistan）省。扎格罗斯山东缘，荒漠之西，是伊斯法罕（Isfahan）省和法尔斯（Fars）
省。以最大内陆湖乌米尔（Urmia）湖为界，西北部高原分为东、西阿塞拜疆（Azerbaijan）省。

厄尔布尔士山脉北麓由西向东，依次为阿尔达比勒（Ardabil）、吉兰（Gilan）、马赞德

兰（Mazandaran）和戈勒斯坦（Golestan）省，南麓为赞詹（Zanjan）、加兹温（Qazvin）、

厄尔布尔士（Alborz）、德黑兰和塞姆南（Semnan）省。扎格罗斯山区从北向南大致为库

尔德斯坦（Kurdistan）、哈马丹（Hamadan）、中央（Markazi）、克尔曼沙赫（Kirmanshah）、

洛雷斯坦（Luristan）、伊拉姆（Ilam）、恰哈马哈勒－巴赫蒂亚里（Chahar Mahall va 
Bakhtiari）和博韦艾哈迈德 - 科吉卢耶（Kohgiluyeh va Buyer Ahmad）省。南部沿海，为

布什尔（Bushehr）和霍尔木兹甘（Hormuzgan）省。西南平原属胡泽斯坦（Khuzestan）省。

因伊朗的英文省名由波斯语音译而来，本不甚统一，后文中一律用上述汉语译名书写，

以保持一致性。

图 1  伊朗自然地理概图
Fig.1  Physical geography map of I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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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简史

伊朗学者 Nasab 曾对伊朗旧石器的研究史进行过简单的回顾，分为三个时期：1980
年以前，1980~2000 年和 2000 年以后

[1]
。本文以此为框架，在介绍研究史的基础上，结

合原始文献，侧重对伊朗旧石器地点的年代和空间分布做简单的梳理。由于伊朗作为东西

亚枢纽的地理区位和旧石器面貌上的过渡性，本文着重强调遗址的分布位置，并根据石制

品面貌的不同进行初步的分区。

2.1  1980 年以前——外国学者独立研究下的初步成果

Morgen 在 1907 年对于伊朗旧石器的开创性贡献，前文已表。1930 年 Henry Field 在

法尔斯和洛雷斯坦省进行了一些工作，并且试掘了洛雷斯坦霍拉马巴德（Khorramabad）
市附近的 Kunji 洞：这是伊朗第一次有关旧石器的考古发掘

[3]
。

1939 年到 1955 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 Carlton S. Coon 在中东进行旧石器考察，

涉及叙利亚到阿富汗之间的广大地区，这是伊朗第一次以寻找旧石器地点为目的的调查，

Coon 被认为是伊朗旧石器研究的奠基人
[1]
。

Coon 发掘了克尔曼沙赫省的 Bisitun 洞，西阿塞拜疆省的 Tamtama 洞，马赞德兰省

的 Hotu 和 Belt 洞，呼罗珊省的 Khunik 地点等等
[4-6]

。Bisitun 洞日后成为了伊朗最重要的

旧石器时代中期洞穴遗址之一，洞中发现大量典型勒瓦娄哇技术的石制品，以及尼安德特

人的牙齿和桡骨碎片
[7]
。

1960 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的 Robert Braidwood 在扎格罗斯山区寻找农业及畜牧

业起源的证据，同时发现了一些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地点 —— 这是伊朗旧石器遗址最丰

富的地区第一次进行系统性的田野调查
[8, 9]

。该团队发掘了 Warwasi 和 Kobeh 岩厦，

其中 Warwasi 包括了从旧石器时代中期到新旧过渡时期较连续的文化层，在区域对比

上有重要意义
[9]
。

这以后，美国莱斯大学的 Hole 和密歇根大学的 Flannery 对扎格罗斯山区进行了更深

入的调查，报道了 17 个旧石器地点，并对其中一些进行了发掘。比较著名的有 Kunji 洞
（旧石器中、晚期和历史时期）、Yafteh 洞（晚期），Gar Arjeneh 岩厦（中、晚期）等。

他们梳理了该地区石器工业的发展脉络，探讨了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旧过渡时期的石器面

貌与西欧的区别和联系
[10]
。

1969 年，McBurney 在洛雷斯坦省库赫达什特市（Kuhdasht）的附近山下发现了

四个高海拔的地点，其中 Humian I 海拔 2000 m，出土了典型的莫斯特工业石制品，

是当时伊朗海拔最高的旧石器时代中期地点
[11, 12]

。其后，Robert Bewley 测其年代为

148000± 35000 BP，是当时伊朗最古老的旧石器时代中期地层
[13]

。

经过这几次大规模调查，扎格罗斯山地区成为了伊朗旧石器研究的重点，与此同时，

其他区域的工作也在进行。1963 年，McBurney 发掘了戈勒斯坦省厄尔布尔士山脉东北

Kiaram I 洞，这是该地区的首次发掘，作者认为该地点属旧石器时代中期，但未发现勒瓦

娄哇技术的迹象
[14]
。1966~1967 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 Gary Hume 为了研究早期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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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阿曼湾北岸从西亚迁移到南亚的可能性，在巴基斯坦和伊朗边境附近（属俾路支斯坦省）

进行调查，详见下章
[15]
。

1970 年到 1980 年是伊朗旧石器的黄金十年，法国研究者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伊朗的研

究工作中。比较重要的考察与发现有：

Singer 和 Wymer，1970，阿塞拜疆地区考察
[16]
；

Piperno，1972，Jahrom 地点，法尔斯省，中期
[17]
；

Keraudren 和 Thibault，1973，马赞德兰省考察
[18]
；

Mortensen，1973，洛雷斯坦省 Hulailan 山谷考察，早期到新旧过渡时期
[19]
；

Ariai 和 Thibault，1974~1975，呼罗珊省 Kashafrud 河阶地，早期
[20]
；

Sadek-Kooros，1976，Maragheh 地点，东阿塞拜疆省，早期
[21]
；

Vita-Finzi 和 Copeland，1980，Makran 地点，霍尔木兹甘省，中期
[22]
；

不难看出，在 1980 年以前的旧石器研究主要由西方学者独立完成。调查只涉及了伊

朗少数几个省份，以扎格罗斯山区的洛雷斯坦、克尔曼沙赫、法尔斯省为主，厄尔布尔士

山东部、阿塞拜疆地区也有一定的研究，也稍涉及了呼罗珊地区及南部沿海的俾路支斯坦、

霍尔木兹甘省，其他地区几乎没有开展工作。粗略统计，伊斯兰革命以前，伊朗全境共发

现旧石器地点约 350 处，其中法尔斯省最多，约 200 处；各类发掘共 23 处
[1]
，但开展深

入研究的主要只有 Kunji 洞、Bisitun 洞、Eshkaft-e Gavi 洞、Humian I 地点等几处；人类

化石只在 Bisitun、Kobeh、Eshkafte Gavi 等地发现，数量稀少，且多破碎：伊朗旧石器研

究虽有一些引人注目的成果，但仍处在起步阶段。

2.2  1980 到 2000 年——田野调查的衰退与本土学者的壮大

1979 年伊斯兰革命爆发，几乎所有的西方学者被逐出伊朗；1980 至 1988 年，受两

伊战争影响，野外工作基本停滞。在此阶段，国内外学者多利用各个大学、博物馆的馆藏

进行再研究。如 Baumler 和 Speth 重新研究了 Kunji 洞的石制品，认为石核、石片利用率高，

废品较少，故存在远距离搬运现象；此外该洞的勒瓦娄哇技术没有黎凡特（Levant）地区

典型
[23]
，具有地方特色，据此将其工业命名为扎格罗斯莫斯特，以示区别。

除了石器工业的研究以外，这一时期的学者对于人口流动、社会组织等问题，也进

行了一些探讨，这在 1980 年以前并不多见。如 Lindly 比较了扎格罗斯山高海拔和低海拔

的莫斯特地点在石制品面貌上的不同，认为代表了季节性的迁徙
[24]
。

该时期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本土旧石器学者的出现和壮大。革命以前，旧石

器的调查和研究基本由外国人进行。两伊战争期间，伊朗产生了以 Kabiri、Amirloo、
Biglari、Nasab 等为代表的一批旧石器学者。1986 年，Amirloo 用波斯语出版了伊朗旧石

器研究综述，这是以本国学者的视角对旧石器时代的第一次总结
[25]
。

1988 年，两伊战争结束，社会走向安定；1989 年开始，一些本土学者主导的的调查

与发掘恢复进行。其中重要的调查工作有
[1]
：

1990 年，伊朗文化遗产组织（Iranian Cultural Heritage Organization）调查塞姆南省卡

维尔荒漠北缘，发现包括 Mirak 在内的两个旧石器地点。

1992 至 1996 年，Biglari，克尔曼沙赫地区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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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年，Kaboli，库姆地区调查；

1997 至 1999 年，Biglari，伊拉姆省 Mehran 平原考察，发现旧石器时代早期 Amar 
Merdeg 地点，明显的阿舍利特征

[26]
；

受国内外局势的影响，这一时期的田野工作远不能和 1980 年以前相比，但室内研究

有一定的发展。本土学者的产生和壮大，为 21 世纪伊朗旧石器研究的蓬勃发展和国内外

的广泛合作奠定了基础。

2.3  新世纪的伊朗旧石器——大规模调查与本土学者的参与

伊朗的旧石器调查工作在 20 世纪最后几年开始逐渐恢复，随后伊朗本土研究机构开

始与西方工作者合作，调查深度、广度有所增强。这里介绍一些重要的工作。

1999 年， 伊 朗 文 化 遗 产 与 旅 游 组 织（Iranian Cultural Heritage and Tourism 
Organization，ICTHO）成立，设立旧石器调查小组。德国图宾根大学、比利时列日大

学、法国波尔多大学、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作为第一批受邀的外国机构，与伊朗本土研

究者一同进行调查。这一时期，日本与伊朗联合调查组在厄尔布尔士山西北麓吉兰省的

Sepidroud 河流域进行田野工作，发现旧石器时代早期的 Ganj Par 地点，被认为具有最典

型的阿舍利工业特征
[27, 28]

。

2004 年，伊朗国家博物馆、伊朗考古研究中心（Iranian Center for Archaeological 
Research）与法国波尔多大学合作，对扎格罗斯山西北部，尤其是乌米尔湖东岸进行考察，

发现了具有典型阿舍利工业特征的 Shiwatoo 地点
[29]
。这一组织还发掘了克尔曼沙赫省旧

石器时代中期的 Mar-Tarik 洞，认为其具有明显的勒瓦娄哇技术特点
 [29]

。

2004~2005 年 , 该组织在与德国图宾根大学合作的调查中，于伊斯法罕省卡尚东南 60
公里的 Qaleh Gusheh 发现了 24 个地点；2005 年对其中最大 Bardia 地点进行试掘，发现

了 7215 件石制品，显示出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旧过渡时期特征。该地点位于卡维尔荒漠

西南缘的沙丘内部，是伊朗中央荒漠区较重要的发现
[31]
。

伊朗西南部波斯湾沿岸，是非洲人类向东亚迁徙至关重要的道路，田野调查在 2007
年才取得突破。研究人员在布什尔省的 Jam-o-Riz 平原（海拔 550 m，距波斯湾 23 km）

发现了 22 个地点，其中 9 个采集了样品。发现了勒瓦娄哇技术的石核、石片，以及一些

石叶工具，认为属旧石器时代中期到晚期。工具以端刮器为主，与北部法尔斯省的工具组

合有一定差别，而接近阿曼和也门，推测古人类有跨越霍尔木兹海峡迁徙的可能
[32]
。

最近比较重要的发现是 2009 年 Nasab 对塞姆南省 Mirak 地点的重新勘察，2012 年还

进行了小范围的发掘。该地点的操作链各环节石制品保存完整，后期扰动较少，呈现明显

的旧石器时代中期莫斯特技术风貌。文章还对早期人类的迁徙道路做了一定研究，认为伊

朗境内存在波斯湾沿岸、里海沿岸和厄尔布尔士山南麓三条主要的自西向东迁徙线路
[33]
。

2.4   小结

从目前的调查结果来看，伊朗扎格罗斯山地区的旧石器地点最为丰富，厄尔布尔士

山南北、波斯湾北岸、里海南岸、高原中部也有所分布（图 2）。因为从未进行全国性调查，

不同地区的研究程度差别较大，当前情况下，地点的密集程度未必能反映真实情况。

洞穴、岩厦和露天地点都有发现，其中一些最具潜力的已被发掘。目前看来，旧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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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时代早期的露天地点较多，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在过去发现的主要是洞穴岩厦，经过最近

几年的大规模调查，露天地点也为数不少。这一点和中国的情况较为类似。

人类化石较为缺乏，目前只在为数很少的几个洞穴中发现人类化石碎片，多为尼安

德特人和晚期智人，尚未发现较有鉴别意义的早期人类化石。

测年工作只在中晚期得到一些应用，早期及很多中晚期遗址主要根据石器面貌和动

物化石组合进行定年，可信度较低。

从工业面貌上看，在旧石器时代早期，伊朗东部以石核砍砸器工业为主，西部混杂

有阿舍利工业；中期，莫斯特工业几乎遍布整个伊朗，但区别于西欧经典类型，被命名为

扎格罗斯莫斯特；旧石器时代晚期，以石叶工业为主，命名为 Baradostian 或扎格罗斯奥

瑞纳：可以说，从旧石器时代中期开始，伊朗基本进入了西方典型旧石器工业发展的轨道，

但早期的情况较为复杂，东西差异比较明显。了解伊朗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情况，有助于揭

示这一时期旧大陆东西两侧石器工业的发生分异的地理图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

国旧石器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图 2  伊朗的旧石器地点：早期（黑圆圈），中期（空心圆），晚期（黑三角）（据 Nasab 等 [33] 修改）
Fig.2  Palaeolithic sites of Iran: lower sites (solid circle), middle sites (empty circle), upper sites  (solid 

triangle) (Modified from Nasab et al[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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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发现

在黎凡特
[34]
、外高加索地区

[35]
和南亚次大陆

[36]
存在阿舍利工业的情况下，伊朗作

为连接几个地区的必经之路，其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石制品面貌，对于了解这一工业的分布

范围和传播途径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但就现有的发现来看，这一问题尚没有得到很好的

解决。伊朗学者 Biglari 和 Shidrang 对旧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址和地点进行过整理
[27]
，下文

依照这一文章的框架，剔除了后来被证明不属于早期的遗址，并加入了最新的发现；与上

一章类似，基于自然地理的遗址分区，也是本章的重点。

1960 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的 Robert Braidwood 在扎格罗斯山中西部进行旧石器考察，

在克尔曼沙赫市东北 10 km 的 Gakia 发现一个石核两面器和多个石片，根据其石器工业的

特点，认为属旧石器时代早期，这是伊朗首次发现早期地点；与之同时，还发现一些风格

类似的旧石器时代中期石核和石片
[8]
。1997 年，Biglari 和 Heydari 再次进行考察，发现大

量勒瓦娄哇技术的石核和以及部分晚到青铜时代的遗物，故该地点可能反映了多时期地层

的叠压。地点周围有大量燧石露头，因而燧石制品占较大比例，硅质岩、砂岩、石英岩也

为数不少。两面器近端较厚，基本没有修理；远端截面为三角形，仅部分刃部被修理：呈

现了比较原始的风貌
[27]
。

其后的重要发现，在地理位置和石制品面貌上看，主要分为两个区域：一片在东北

部呼罗珊地区；一片在扎格罗斯山中北部，又可分为乌米尔湖东岸的东阿塞拜疆省，扎格

罗斯山中部西缘的克尔曼沙赫、伊拉姆省以及厄尔布尔士山西北麓的吉兰省三个小片。俾

路支斯坦省和霍尔木兹甘省亦有一些疑似早期的发现，但年代尚有疑问。

伊朗目前公认最早的旧石器地点在呼罗珊地区。1974 至 1975 年，法国学者 Ariai 和
Thibault 在马什哈德东南 35 至 85 km 的 Kashafrud 地区，发现了 7 个旧石器地点。文化层

为河流相沉积，划为三层，分属下、中、上更新统；石制品来自第一层表面采集或第三层

内部抠取，共取得七八十件，Abravan 地点最多，达 39 件
[20]
。2007 年 12 月，相关机构

又对该地区进行调查，在 Jamrud 河边发现了 15 个新地点，其中一些可能属于旧石器时代

早期，如在 Ghaleh-Gak 地点发现了重型刮削器和两面加工的砍砸器
[37]
（图 4：8，9）。

原材料主要是石英。石制品类型较全，反映了完整操作链中的各个步骤。石核较小，

在 30 至 94 mm 之间；使用直接打击技术，一个台面剥片少于五次，未见修理台面。石片

多直接使用，少见修理；少量工具多归属刮削器、凹缺器，也有石锥和砍砸器。从以上特

征可以看出，该遗址的石制品制作技术较为原始、工艺较为粗糙，可能与该地区原材料较

为丰富有关（图 3：1，2）。

此地点地层关系较为明确，作者认为第三层石制品年代属早更新世，距今超过80万年。

石制品面貌较为原始，未反映阿舍利传统，与奥杜威工业较为类似
[20]
。

与呼罗珊地区不同，伊朗西北部发现了一些具有阿舍利特征的地点，以吉兰省

的 Ganj Par 地点遗存最为丰富和典型。发现经过前文已表，它位于厄尔布尔士山北麓

Sefidrud河阶地上，海拔约 235 m。在半公顷的范围内，采集到 140 多件石制品，一半为

灰岩，其余岩性庞杂，包括砂岩、石英岩、各种岩浆岩等。工具以大型石核砍砸器、重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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刮削器为主，手斧、薄刃斧、三棱手镐亦有发现，体现了阿舍利工业的技法，但较为粗糙
[28]

（图 4：6）。2006 年，Biglari 和 Shidrang 在这一地点东南 16 km 发现 Darband 洞，这是

目前在伊朗发现的唯一一处旧石器时代早期洞穴遗址。洞深 21 m，宽 7 m，采集到大量

动物化石和 25 件石制品。岩性多硅质岩、硅质凝灰岩；个体普遍较小；石片具有大的石

片角，刃部多见修理，其中一个显示了类似阿舍利工业的双面技法；工具比例大，可归为

刮削器、凹缺器、石锥等。动物化石以洞熊为主，是伊朗旧石器时代早期唯一发现动物化

石的地点，作者认为显示了洞熊和人类对该洞的交替占领
[27]
。

在扎格罗斯山中西部的克尔曼沙赫、伊拉姆和洛雷斯坦省，具有阿舍利特色的地点

亦有发现；除上述 Gakia 地点外，以伊拉姆省的 Mehran 平原遗存最为丰富。该平原位于

扎格罗斯山西麓，海拔仅 200 至 300 m。1997 至 1999 年，Biglari 在该地区考察中发现了

三个旧石器地点，Amar Merdeg 材料最多。石制品以大型石核为主，也有石片和少量工具；

岩性具有明显的选择性，大型砍砸器常用较为粗糙的砂岩制成，而好的燧石石料被做成精

致的石片工具；存在阿舍利特征的两面器，形态类似 Gakia 地点，修理粗糙，形态较为原

始（图 4：2，7）。从石器组合上看，没有石刀、石球、石核刮削器等类型，体现了与黎

凡特地区和南亚阿舍利工业的不同
[26]
。1973 年，Mortensen 在洛雷斯坦省 Holailan 山谷发

现了 24 个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到新旧过渡时期的地点，其中 Pal Barik 被认为属旧石器时代

早期。该地点位于一座低山顶部，海拔 975 m，在 50×80 平米的范围内，采集到 89 件石器，

包括各种类型石核和石片，以及石核砍砸器、边刮器、端刮器、凹缺器、锯齿形器等工具。

图 3  伊朗部分旧石器时代早期地点的石制品（1）
Fig.3  Some lithic artifacts from lower palaeolithic sites of Iran(1)

1. 单极石核（unipolar core），Kashafrud；2. 石片（flake），Kashafrud；3. 石核（core），Shiwatoo；4. 薄刃斧（cleaver），

Shiwatoo，5. 砍砸器（chopper），Shiwatoo；1，2. 据 Biglari 和 Shidrang[27]
；3-5. 据 Jaubert 等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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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伊朗部分旧石器时代早期地点的石制品（2）
Fig.4  Some lithic artifacts from lower palaeolithic sites of Iran(2)

1. 多面体石核（polyhedron），Sahand 地区；2. 带尖砍砸器（pointed chopper），Amar Merdeg； 3. 手斧（handaxe），Quri 

Goll；4. 手斧（handaxe），Pal Barik；5. 石核砍砸器（corechopper），Pal Barik； 6. 手斧（handaxe），Ganj Par；7. 两面器（biface），

Amar Merdeg；1-7, 据 Biglari 和 Shidrang[27]；8，9. 重型刮削器（heavy duty scraper），Ghaleh-Gak，据 Jamialahmadi 等 [37]

其中有两个两面器，被认为具有阿舍利工业特征
[19] （图 4：4，5）。最新的研究表明，

从地貌和地层上看，该地点的时代可能已进入旧石器时代中期
[27]
。

伊朗西北部地区的第三个小区域是东阿塞拜疆省乌米尔湖东岸。2004 年，伊朗 - 法
国联合考察团在 Shiwatoo 地点发现了一百件左右的石制品。该地点海拔 1380 m，位于

Mahabad 城西北 7 km 的河流阶地上。由于该地为岩浆岩区，原材料主要为安山岩、玄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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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亦有石英岩；石制品多大型石核和石核砍砸器（图 3：3，4，5），其中一件石刀体

现了阿舍利工业的特征
[28]
。除此之外，1970 年在 Quri Goll 湖边

[16]
（图 4：3），1976 年

在 Sahand 山脉，也拾获了具有类似风格的两面器
[21]
（图 4：1）。

另外，疑似阿舍利工业的地点在伊朗中部也有发现。2003 年，Biglari 和 Heydari 在
卡尚附近 Karkas 山东麓的 Geleh 地点采集到 7 个大石片，又于 2006 年采集到 23 件石制品。

原料均来自当地的粗面安山岩；石制品组合包括石核、大石片和疑似手斧；个体均较大，

最大石核可达 27 cm：作者认为石制品的某些特征类似阿舍利作风
[27, 38]

。

最后，伊朗东南部俾路支斯坦和霍尔木兹甘省也曾有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报道。

Gary Hume 于 1966 到 1967 年在俾路支斯坦的 Sarhadd 地区发现了 7 个旧石器地点，以

Mashkid 和 Simish 最为重要
[15]
；1977 年，伊朗 - 法国联合调查队在霍尔木兹甘沿海地区

Kargar 和 Karun 河高级阶地上，发现了 4 个旧石器地点，采集到 51 个石制品
[39]
：两个地

点石制品风貌原始，最初被定为旧石器时代早期，但其后通过测年，都被证明属于中期——
前者约在里斯与玉木冰期之交，后者约在深海氧同位素第 6 至 5e 阶段

[27]
。因此时至目前，

伊朗东南部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发现仍是空白。

截至 2007 年，伊朗已发现的疑似旧石器时代早期地点仅有十余个，均只进行了采集

工作。由于没有经过发掘，除部分从地层中剥离出的石制品外，绝大多数没有确切的地层

关系，相互早晚关系不甚清楚，部分地点更有属于中期甚至晚期的可能；除 Ganj Par 和
Shiwatoo 以外，其他地点的采集品数量均未过百，部分甚至只有一两件遗物；另外，除

Darband 洞穴外，其他均为露天地点，且仅有该洞穴发现过少量动物化石，其余仅有石制

品遗存。由此应该认识到，目前的发现远不能反映伊朗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整体面貌，基于

当前材料分析的结果需要更多工作来检验和修正。

4 结 语

综上，伊朗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石器面貌大约可以分为东西两大区域，东部以呼罗珊

地区为代表，不存在阿舍利工业；而以亚美尼亚高原和扎格罗斯山西侧为代表的西部地区，

或多或少存在这一传统。但是应该指出，阿舍利工业在西部的出现是比较零星的，每个地

点的几十至上百件石制品中，往往只有一两件具有阿舍利工业特征，虽然有的特征比较典

型，但很难认为是西欧、黎凡特地区那样成熟体系的产物。另外，这一现象也可能是不同

遗址的时代早晚不同造成的错觉。总的说来，伊朗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发现太少，目前难以

获得全面真实的认识。但应该承认，就现有发现来看，作为连接数个阿舍利工业区的中间

走廊，伊朗并不像过去想象的那样具有理所应当的发达阿舍利传统。

从伊朗西部的文化传入途径上看，扎格罗斯山是伊朗西部高原与伊拉克美索不达米

亚平原间的地理屏障，伊朗西北部的外高加索山地以及西南部的波斯湾沿岸地区，是屏障

上的两个缺口，是进入伊朗内陆相对便捷的道路。现有的考古发现已经证实了外高加索地

区丰富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阿舍利工业遗存，而伊朗西南部地区，应当进行更多的工作。

从东部传出途径上看，在南亚次大陆存在明确阿舍利工业的情况下，我们理应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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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必须有相应的过渡地区，而俾路支斯坦作为东南部比较关键的节点，理应能发现较发

达的阿舍利工业。在东北部，呼罗珊地区是伊朗通往中亚、东亚地区的中继站，其内阿舍

利工业的缺乏，与中亚较为一致
[40]
，进而与东亚一脉相承：可以设想，旧石器时代早期

石器工业，是否在伊朗境内形成了俾路支斯坦和呼罗珊两条道路的分化，从而影响了东亚

和南亚不同的面貌？这一设想的证实或否定，有赖于呼罗珊省进一步的调查与发掘，有赖

于俾路支斯坦明确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地点的发现。总之，伊朗这一片十字路口的土地，在

未来的旧石器研究中，应当被寄予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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